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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达·尤纳斯：以色列的“居里夫人” 
 

本报记者   张娜  
 

  她被称为以色列的“居里夫人”，她是全球至今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第四位女性，她的名字

叫阿达·尤纳斯。 
  6月 14日，在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当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走进交流会现场安然落座时，居然
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灰白色的头发，一身黑衣，还挎着一个鼓鼓的灰色包包，宛如邻家老奶奶。 
  自 2009 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后，她曾数次访华，她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她自己去过中
国很多有名的城市，西安、上海、深圳、福州、大连，北京自不用说。 
  1939年生于耶路撒冷一个贫困的犹太家庭，尤纳斯从小就喜欢化学、物理等能够“探寻世界
本源”的学科，并以居里夫人作为自己的偶像。因此，在填报大学专业志愿时，她选了化学，从

此与化学结缘，最终成为以色列著名的化学家、生物学家。2009年 10月，她因定位核糖体结构，
与美国科学家万卡特拉曼·莱马克里斯南和托马斯·施泰茨一道获得当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以色列很重视教育，尊重教育，尤纳斯说自己是受益者，因此她有切身体会，对教育本质也

有自己的理解。“教育最重要的一点，在一个人生命的中后期，会给你带来丰收的果实。但对孩

子的教育，能够让他把自己想做、喜欢做、能够做的事情做到最好，这就是教育的最大贡献。 
  尤纳斯的大部分科研生涯专注于解开核糖体结构——细胞的“蛋白质工厂”之谜，也就是如

何根据基因密码合成蛋白质。在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之前，尤纳斯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做了 20年。
即使获得诺奖之后，尤纳斯也没有停下自己的工作，对核糖体结构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对尤纳斯来说，获得诺奖这一最高殊荣，无疑是成功的，但她自己并不这么看，“享受自己

的工作比得奖本身更为重要”。虽然已经 72 岁，她依然对科研充满激情，“我希望继续从事研究
工作，只要没人拦着，何乐而不为呢？” 
  两年来，她总会被问及获得诺贝尔奖时的心情，除了激动、兴奋之外，尤纳斯说，最快乐的

时刻不是得奖那一刻，而是确定了核糖体的结构，科学发现真正被俘获的时刻，“那种快乐就像

潮水一般把我淹没了”。 
  在尤纳斯看来，团队协作精神、科研方面的透明度，以及各个层面对科学研究的支持，是以

色列科研实力之所在。她说，以色列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而在美国或者其他地方可能不是那

么明显，即科研竞争的程度相对要低很多，而科研协作的水平会高很多。 
  打破部门和学科边界，进行跨学科的交流与合作，这样的做法是尤纳斯所在的魏茨曼科学研

究院最独特的风景。“世界上很少有这样的机构做到如此开放，能打破学科间的界限，也许他们

能接近魏茨曼的水平，但却达不到这样的高度。”尤纳斯说，在魏茨曼，科学没有边界，任何形

式的合作都可以在内部进行，包括科学院的设备、服务等都可以共享。  
  就她个人的亲身体会，以色列尤其鼓励创新，“有时候人们可能会有一些疯狂的甚至完全不

可能的想法，这样的人，在以色列并没有受到排斥，而是会给他们一些实现这些想法的机会。” 


